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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了一个我从未认识的世界
柳芭‧伦佐娃是保加利亚人，但她与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则住在阿根廷。她逃离她的国家後，找到了自由和信仰。
05/09/2010
柳芭是主业会的协助人，并在一所为贫困女孩而设的学校提供协助。
您是怎样认识主业会的呢？
我是一名律师，在奥斯特拉尔大学修读硕士课程时怀了我的第三个孩子。我接受了超声波扫瞄检查，医生告诉我是宫外孕，情况并不乐观。当我听到这可怕的诊断时，同时也听到在我体内婴儿的心跳声。这真是难以接受，令人费解。
当天晚上我得进行紧急手术。我非常紧张，很害怕，无法入睡。然後，卡洛斯，我的丈夫，告诉我：「祈祷吧！」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祈过祷，然而，不知怎样地我开始冷静下来，并在祈祷中睡著了。
令人高兴的是，这次手术很成功，可以继续妊娠。当我回到学校时，有位朋友邀请我参加一个有关主业会的讲座。我觉得很有兴趣，便向一位身为主业会独身信友的教授索取更多有关主业会的书目。因此，我阅读了《道路》和其他圣施礼华的著作。不久後，我更开始参加天主教教理课程，我发现了一个我从未认识的世界，是在此之前并不存在的世界。
在保加利亚长大是怎麽样的？
我出生在共产党执政时期的保加利亚。我的家庭成员隶属於政治局，我是「先锋」儿童共产党组织成员之一。我的家庭为这政权感到自豪。
我小时候住在索非亚，保加利亚的首都。我常与我的朋友一起，看看谁胆敢进入教堂，乐趣无穷。理论上，他们都是老一辈的人，不怕会有什麽损失。共产主义政权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如果你实践信仰，你便会被逐出学校和党。那儿并没有自由。
我得承认，有好几次，我偷偷走进圣乔治大教堂。我看见他们对东正教礼仪一丝不苟，而我确实感到著迷：那些蜡烛，怎样按序燃点或熄灭，还有装饰教堂墙壁的圣像和其他礼式等，激发起我这少女的好奇心。除了那几次外，我与宗教的联繫近乎零。
16岁时，我和我的母亲迁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我的母亲是一位语言学家和记者。我们要分别先後离开，否则他们会怀疑我们不是出外旅遊那麽简单。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逃跑，因为我家在共产党内享有特权地位，我的祖父是政治局委员，曾担当保加利亚一个省的省长达15年之久，我的外祖父也曾是一名外交官，所以不难得到法律批文允许离开该国。
你觉得阿根廷怎样？
我在阿根廷早期的日子很艰辛。我不懂该国的语言，不能与人沟通，我没有朋友… 此外，我也很想念保加利亚的冬季，滑雪的高山，我住的社区、学校、朋友、亲戚… 一切。虽然在共产党政权下明显地缺乏自由，但对於那些属於红色资产阶级的人，生活要比你想像中来得更舒适。平等从来就不存在，即使是国家拥有一切，学校、房屋… 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同样的特权。然後，突然间，我离开了那舒适的生活，而置身於2月7日一个极其炎热和潮湿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经过一年半哭泣、吃饭、睡觉的日子… 我决定返回保加利亚。在我离开的那段期间，保加利亚的变化很大。也许我自己也改变了。我住在阿根廷这一年半间，帮助我认识到原来有另一个现实。当一个人嚐过了某程度的自由後，便会开始反覆思考很多事情。
新的国家，旧的习惯…
事实上，当我返回保加利亚後，就注意到自由的缺乏。我记得在东正教复活节的前一天，在学校裏，他们警告我们说，如果他们看到有人在教堂的庆祝活动中，他便将被逐出校门。在无惧後果和想挑战权威的情况下，我和表弟偷偷地溜进了圣乔治大教堂，那次，真让我印象深刻，以致现在仍清楚地记得有如是昨天发生的一样。
我这次逗留在保加利亚历时一年，在此期间，因我的弟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生了，所以我决定回到阿根廷。随著时间过去，我学懂了当地的语言，而这次，我也带着更乐观的态度回来。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读法律，然後开始工作，交朋友，过著正常的生活。
直到那时，我还没有想过天主存在的问题。一直以来我被告知：「天主根本是不存在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也接受为绝对真理。就像是被告知：「秋天的叶子是黄色的」一样，因此，你不会注意到秋天也有绿色、红色和棕色的叶子。
你是怎麽得到信仰的？
十年後，在1996年，我去了保加利亚度假一个月。有一天我停在圣乔治大教堂前。我走进去，简单地说：「我想领洗。」几天後，我的表弟和我在没有其他人陪同下以东正教仪式受礼。 回到阿根廷後，我认识了卡洛斯。当我们决定要结婚时，他告诉我他想在天主教会内结婚。在获得教会特许後，我们於1998年美满地结了婚。
透过在奥斯特拉尔大学那次有关主业会的讲座後，我开始逐步接触天主教信仰。我开始认识基督，并与他倾谈。我把所学到的和发现的东西生活出来：我开始参与弥撒和阅读福音。我想，以前我是从来没有见过圣经的，现在，我每天都阅读它，由马尔谷福音开始。我还阅读《道路》、《基督刚经过》和其他圣施礼华的著作以了解更多有关信仰的生活和怎样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把它实践出来。事实上，圣施礼华为我是一个信息也成了我的榜样。
您的日常生活是怎麽样呢？
我继续做以前所做的事，但是，现在我尝试与天主一起做。晚上，我与我的孩子们一起祈祷，并努力把我有幸在孩童时获恩赐的信仰传递给他们。
有一天，我偶尔发现了College of Good Counsel上智书院，那是一所在巴拉卡斯由主业会打理专为贫困女童而设的学校。我想我可以作点贡献。这使我决定成为主业会的协助人。去年，我为初领圣体和坚振作好準备，并与College of Good Counsel上智书院的学生一同领受了这两件圣事。


epub |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https://opusdei.org/zhs/article/article-213/ (12/20/2025)
cover.jpg
opusdei.org

BRI 7T — 1 ENER
IARRYTH R






